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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洁白素净的鲜花
——长篇报告文学《我心归处是东山·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后记

■胡晓霞

寡妇村展览馆
■施正勋

写罢长篇报告文学《我心归处是东山·
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内心久久难以

平静。

永远不会忘记，2023年4月3日中午12

点32分，陈振清老师给我发来微信：“胡老

师，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夏海豹老师昨

日因脑梗塞住进瑞祥监护中心。下午我和

关杰去看看，不知情况如何。”我的脑子“嗡”

的一声⋯⋯想起夏老师近年来井喷式的创

作：《致敬五星红旗·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守
望家山·浙南教育家金嵘轩》《瑞安正气歌》
《清廉瑞安口述史》《浙江文史记忆·瑞安
卷》⋯⋯未曾料想，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他

来了个这样的急刹车！

此刻，窗外无尽的夜色一片软柔，黎明

的风凉丝丝的，我们的书稿，也终于写到了

该收束的部分，我知道，接下来该是告别，与

我久久沉浸其中的一种情绪告别。记得我

们刚接手李毓蒙先生题材的创作任务时，夏

海豹老师就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李毓蒙的

一生是艰难、辉煌、传奇的一生，本身就具有

故事性。我们可以写好的！”

的确，从孩提时代，我便敬仰李毓蒙这

位先贤。

小时候，我家住瑞安县市心街交通局宿

舍。当年市心街上，有两家弹棉花、做棉被

的店，都与我家挨得很近。我经常看到店主

们有时身上背个大木弓，用木槌不断敲打木

弓上的牛筋绳，“咚咚嘡——咚咚嘡——”，

棉絮满屋飞扬；有时一边脚踩弹棉机的踏

板，一边嘴里哼着小曲儿，“甜蜜的歌儿——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机箱下，

则悠悠飘出一簇簇蓬蓬松松的白棉花。有

一天，一家店主告诉我：“这弹棉机，是一个

叫李毓蒙的瑞安人发明的，比手工弹棉快了

十几倍⋯⋯”那时候，我想：“这个叫李毓蒙

的，真了不起！”从此，我便有了“李毓蒙情

结”。

如今，我们在发黄的书刊里寻找李毓蒙

先生的踪迹，我们在别人写他的文字中探

寻、徜徉。无数个日夜，我们试图涉入、察明

李毓蒙思想观念之河的泉源，试图触摸、感

受他内心的悸动、情感的起伏。我们也曾多

次拜访他淳朴的亲属和徒子徒孙们，如李琳

娣、李安西、李顺海、李剑波、李砚、尤步清、

尤佳、王鸿棣、王步康、叶茂钱等等，他们都

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讲述李毓

蒙的许多往事。由此，我们接近了一颗杰出

的心灵，一个真实的人。

李毓蒙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李毓蒙

的一生，是一本迷人的大书。他是浙南机械

工业的鼻祖，是中国专利权人的先驱，是中

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由于对国家、对民族

的热爱，李毓蒙总想着积贫积弱的国家，该

如何走向强大。他认为穷不是放弃教育的

借口，于是他从穷困的环境出发，想方设法

办学堂。他始终与劳苦大众心连心，一辈子

都在为让别人活得更好而奔走。苦难，造就

了他的伟大和辉煌。

诗人臧克家在解放之初曾写了首诗纪

念鲁迅，其中有这么几句：“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用它来

形容李毓蒙倒也颇为贴切。死者活着的证

明，可以看他的名字挂在人们嘴上的频率。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或许李毓蒙还活着。那

是因为，他发明的弹棉机，结束了浙南世世

代代靠人力弹棉花的历史；他创办的温州机

器制造厂——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开了

浙南机械制造工业的先河；他创立的毓蒙工

业职业学校，为瑞安、温州乃至全国各地培

养了数以千计的工业技术人才。探究李毓

蒙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有

着深刻的意义。作为光辉榜样，李毓蒙指引

后辈走上发明创新、实业报国、办学育人的

道路。

李毓蒙的一生，绚烂至极，终归平淡。时

代风云变幻，纠结着个人命运的起落，在动荡

的年代，他始终坚持把握人性的柔光，对历史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也因生不逢时而

屡遭劫难，但他从来不曾屈服。为这样的传

主作传，常令我们文思逸飞。我们不是采用

史料铺排或大事年表的方式，而是在叙述重

大事件的同时，重视个人的日常，重视琐碎的

细节，我们努力为李毓蒙先生描画出一个真

正的人的形象、人的心灵。本书的手稿，曾呈

李毓蒙先生的女儿李琳娣过目，读者们完全

可以相信，传主的所有人生经历，都是真实

的。当然，我们在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时，也借

助了一定的艺术手法，我们追求史实与艺术

的统一。因此，我们也希望诸君不要把它当

作史传来苛求。

这本书能够写成，首先得益于李毓蒙先

生。因为，他与艰难困苦不懈搏斗的人生，

始终给予我们震颤心灵的激励，他让我们懂

得，任何不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本书

能够及时、顺利出版，得助于一切支持、帮助

我们的师友们。比如，李砚老师，接受了我

的采访，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吴小淮老师，

不厌其烦地为本书多次拍摄插图、整理旧照

片；施正勋老师，在成书过程中给予热诚的

指导与帮助；陈良和老师，始终关注本书写

作进展、遇到的困难并及时地给予援助；陈

再伟、胡建国老师，热心地提供了珍贵史料；

李新祥先生，随时全力解决每个环节中遇到

的难题；王强、林祝兴、薛爱钗、杨协敏等老

师，热情地为我们联络采访对象；李毓蒙徒

孙叶茂钱老师，为我们提供了毓蒙职业工校

“敦聘”书、项骧手迹，以及李毓蒙先生艰苦

创业的一些素材⋯⋯向所有给予关怀、指

导、帮助的师友，表示诚挚的谢忱！向先我

们研究李毓蒙的诸位前辈，致以特别的感

谢！向西泠印社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崇高

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向瑞安市东山街道

办事处、瑞安市社科联、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腾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岳虹塑料机

械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热忱帮助和经济支持，

表示至诚的谢意！向关心这本书的读者朋

友们，道一声：同样感谢你们！

尽管我们已经很用心地去写这本书，为

之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缺点甚至错误在所

难免，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愿先生的精神风骨，能通过本书得以传

承并发扬光大，给后来者更多的启迪和力

量。

谨以此书，作为一束洁白、素净的鲜花，

敬献李毓蒙先生的英灵。

前月底，应朋友之邀在福建省东山

岛游玩。陶醉在海滨沙滩的美景之余，

不免发些照片到朋友圈。远在北京的文

友王强在微信中留言：应该去看看当地

的寡妇村展览馆。这个展览馆的名字挑

起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循迹前往。

展览馆位于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占

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

米，主体为三层楼花园式建筑，是福建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我平生到过的

最引发心灵震颤，最催人泪下的地方。

1949年6月，原国民党第一战区第

10军军长方先觉纠合淮海战役溃退的

残兵败将进驻东山岛，号称“军官团”，同

年9月，“军官团”改编为国防第7总队，

12 月整编为陆军第 58 师，师长洪伟

达。次年3月，驻守金门的国民党第17

军军长杨维翰率51师2700多名官兵增

防东山。1950年5月10日，国民党从东

山败退时，为扩充兵源，在东山岛疯狂抓

丁，先后把4792名青壮年强行送往金

门、台湾。仅铜钵村就被抓走147名壮

丁，其中年少者仅17岁，年长者55岁，

已婚者91名。一夜之间，91名青年妇

女成了“活寡妇”。遭此浩劫，铜钵村三

日不见炊烟。

这就是“寡妇村”的来由。一场人间

浩劫，留下了旷世悲剧。世间罕见的感

情重创，深深烙进几代人的心灵。

为了纪念这段惨痛历史，促进两岸

和平统一，当地建起了“寡妇村”展览馆，

于1999年8月7日落成。著名诗人、原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为展览馆题写馆

名。

寡妇村真名叫铜缽村，这个在中国

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村落，承载着台湾与

大陆分离的重大不幸，维系着两岸生死

相连、荣辱与共的亲情。没有谁能像这

些守活寡的妇人般博大宽厚地包容着这

一切。这不只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慎

守，更不仅是人性的畸态与扭曲，而是对

亲人忠贞不渝的负责与期待，是对祖国

统一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件件普通的展物，都在诉说着一

段段旷世悲情。

一只金戒指。黄亚孝的丈夫高万来

被抓丁去台，临行时，黄亚孝从手上摘下

一枚金戒指给丈夫做盘缠。丈夫说那是

当年给她的定情物，应永留在她身边。

丈夫走后，黄亚孝挑起赡老抚幼的重

担。一年，儿子得了重病，无钱医治，黄

亚孝不得不忍痛卖了戒指，为儿子治

病。夫妻有了通信联系后，高万来得知

此事，立即找家金行，订制一枚金戒指，

并镌上“高万来印”字样，托人捎给黄亚

孝，表示他坚贞不渝的爱情。黄亚孝接

到丈夫的金戒指，热泪盈眶。乡亲们感

叹道：真是黄金有价情无价。

刘大娘的铝碗。刘大娘早年丧夫，

含辛茹苦把4个儿子养大成人。谁知就

在那个晚上，她 4个儿子就被抓走 3

个。当儿子们被押到海边时，大儿子要

她买个碗，在船上喝水用。她赶紧跑到

街上买回这只铝碗。可是，当她踉踉跄

跄来到海边时，儿子们已被押上兵舰走

了⋯⋯

一双鞋的故事。大抓丁之夜，丈夫

谢文在睡梦中惊醒，刚穿上一只鞋就被

抓走，妻子林秀真把丈夫留下的另一只

鞋珍藏起来，渴盼丈夫回来。不幸丈夫

病逝台湾，分搁两岸的鞋，再也难以成

双。

黄阿钦的扬琴。黄阿钦一家四兄弟

喜爱音乐，弹拉吹打各具所能，劳动之

余，逢年过节，兄弟们便聚在一起演奏，

其乐融融。抓丁那天晚上，他们正在操

琴作乐，为母亲庆寿。三个哥哥被抓

走。每当阿钦想起在台的三个哥哥时，

就敲打扬琴，借曲思亲。两岸三通后，两

个哥哥曾回来探过亲。最后，三个哥哥

都客死台湾。

泣血的洞箫。沈木花生于1905年，

从小喜弄管弦，丧妻后与独生子沈加添

相依为命。当19岁的儿子被列入抓丁

名册时，沈木花毅然冒名顶替儿子当壮

丁。沈木花在台湾当了三年伙夫，退役

后扫马路。一天，他拔出扫把的竹柄，刻

成一支洞箫。从此，在孤苦伶仃、四处飘

零的日日夜夜，他与洞箫为伴，吹着思乡

曲，抒发日益深沉的哀怨，吹着吹着，一

滴滴血水竟然从竹箫中流淌出来。

1983年8月14日，沈木花老人终于回到

故乡与儿孙团聚。带回的这支洞箫，不

再泣血，音韵变得欢快悠扬。沈木花老

兵于1993年11月在家乡辞世。

林实座哭妻。林实座30岁那年被

抓丁去金门，数十年来，日夜思念爱妻，

以致双目失明。1998年，他终于回到家

乡，不料妻子早已不在人间。他摸到妻

子的墓前，哭喊着：“玉花啊！我回来看

你了。”

1984年初，台湾老兵黄文克几经辗

转，第一个回到故里。他的回归，给封闭

的“寡妇村”带来一缕曙光。此后，回乡

的人与日俱增。黄文克的回归，引起人

们的关注。1986年4月，法国、苏联、日

本、秘鲁、德国等11位国际友人专程到

“寡妇村”访问他。黄文克对客人说：“那

些年，我想家乡，想亲人，都想得要发疯

了。”黄文克于1997年在故里去世。

蔡波，笔名“梦痴”，1923年出生于

铜陵，1950年被抓丁去台，1994年返乡

定居，此前曾十次辗转回乡探亲。在台

40余年，望乡情苦，思亲梦痴，作诗词

300余首，表达其思念亲人，盼望祖国统

一的游子情思。

滔滔海峡水，饱浸相思泪，潇潇海峡

风，倾诉家国情。一件件寻常物件，叙说

着一桩桩辛酸的往事、一段段鲜为人知

的情感历程。

这个独特的展览馆，展示的是中华

民族盼望统一团圆的永恒企盼与愿景。

我的故乡是飞云江上游金潮港边一个美

丽的小山村，因东海潮水涨至此，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家乡就有以潮汐时间行驶、来往于瑞

安县城的轮船，人们都叫它——岩头船。

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岩头船名气不

小，瑞安境内无人不晓，湖岭山区十二个公

社(乡)、一百四十多个村庄的工农业生产资

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就是通过它被源源

不断地从瑞安县城运至岩头；同时，湖岭一

带产出的农、林副产品，从岩头运至瑞安县

城。当时，岩头船是湖岭一带十几万人民

生产、生活的运输线，也是湖岭至瑞安县城

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出生于湖岭岩头村（现潮至村），懵

懂记事起，有幸目睹了家乡岩头船的变迁，

这也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

每当金潮港潮水涨平时，岩头就有一艘

小火轮，拉着四五傤木船驶向瑞安县城。而

从瑞安县城出发的小火轮，也牵引着五六傤

木船到达岩头，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几声汽笛响过，只见村前嵌在两岸茂

密竹林间的金潮港里，忽然冲出一艘小火

轮，后边拉着一长溜装满货物的木船，船舷

压得低低的，轰隆隆驶来，似巨龙巡游，渐

渐由远及近，两岸边上的水位瞬间升高，并

掀起浪花。汽笛声惊起两岸竹林中的飞

鸟，倏忽，成群扑扇着翅膀，飞向天空，百啭

千声，在船的上空盘旋。木船上，分别载着

煤油、砺壳、干水竹、埕酒等。码头上，人声

开始喧哗了起来。空中的鸟、水上的船、码

头上的人，热闹非凡，成一道靓丽的景观。

我从小就眷恋着故乡的船，坐着故乡

的船长大。

母亲曾告诉我：“我们家是在你爷爷

这辈从东山搬迁到潮基岩头的，那时东山

很苦，缺粮吃不饱，岩头码头地，只要有劳

力，就能有饭吃。”故此，我家的亲戚都在

东山。

上小学时，母亲总带上我，乘岩头船去

舅舅家。印象中，飞云江很宽阔，两岸望不

到边，瑞安县城很闹热，也很遥远。每当在

南门吃上一碗美味的馄饨时，我就知道离

舅舅家不远了。每次到舅舅家，邻居的小

孩也喜欢过来与我玩耍，我讨厌他们叫我

“山头擂岩儿”。有一次，玩“打纸包”“法人

纸”，他们都输给我了，掰手腕他们又输了，

此后，就叫我名字了。乘船的舒畅、喧哗的

县城、街上的美食，远方的伙伴⋯⋯这些，

都丰富了我那充满好奇心的童年。

“初一、十五两头潮，初三、十八，日昼

平”，这是故乡人的顺口溜。不用去码头，

就知船到了没。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天，总

是要到村前港边码头上，看看停靠着的船

只。尤其是土产公司码头上停靠的船只，

船上装满一捆捆干水竹（卫生纸制造原

料），每当搬运工卸货，或背在肩上走动时，

在码头和路上总会掉下一些短小的干竹。

等他们卸完后，我细心地一点点捡拾了，放

畚箕里带回家，把稍长的挑出来。一次次

捡，攒多了，就用绳捆扎起来，又生怕被母

亲当柴火烧了，藏起来，等着纸山做纸人前

来低价收购。也因此，兜兜里常有零钱，逢

周六或周日，约上同村同学，一起乘岩头船

到瑞安城关，去西山华侨电影院看电影，烧

饼、包子、点心没少吃，那时也算奢侈事了。

八十年代初，秋日的一天，我带上行

囊，坐上家乡的船，去迎接人生中的第一份

工作。

八十年代末，岩头船走完历史赋予的

使命，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公路

上行驶的各种汽车。

金潮港潮起潮落，故乡的岩头船，曾载

着我童年的歌谣，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向

往，而今已驶入历史的港湾，不知它泊在哪

里，我只能在记忆深处慢慢寻找。

难忘故乡的岩头船
■冯西村


